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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右之争到民粹主义与技术
官僚主义之争
———基于 ２０２２ 年法国选举政治的分析∗

李济时　 杨怀晨

　 　 内容提要:２０２２ 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表明ꎬ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已经对传统

政治格局构成全面挑战ꎬ同时出现了左右翼民粹主义之争、民粹主义内部的极端派与温

和派之争ꎮ 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都无法有效应对当代的问题ꎬ技术官僚主义作为一种

替代品主导着法国的政治舞台ꎬ但它不仅没有成为对抗民粹主义的利器ꎬ反而成为民粹

主义进一步发酵的诱因ꎮ 法国政治格局已经从左右之争演变为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主

义之争ꎬ其中既有全球化冲击、新的社会经济格局冲击和特殊事件的影响ꎬ又有本国政治

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原因ꎬ与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主流化也密切相关ꎮ 法国主流政治的未

来不能寄托于不再牢固的“共和阵线”ꎬ必须凝聚新的共识才能改变社会撕裂的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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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上半年ꎬ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落下帷幕ꎮ 在总统选举中ꎬ马克龙成功

连任ꎬ但始终面临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劲挑战ꎻ在议会选举中ꎬ马克龙的“总统多数派联

盟”失去多数席位ꎬ民粹主义主导下的左翼政党强势崛起ꎮ 这些均凸显了民粹主义阵

营的发展势头ꎬ进一步证实了 ２０１７ 年以来传统左右两大主流政党的衰落趋势ꎮ 在此

背景下ꎬ马克龙的“新中间派”确立了主导地位ꎮ 它实际上吸收了法国的传统中派力

量ꎬ重点凸显技术官僚主义ꎬ可以说是对传统政治的翻陈出新ꎬ同时也引起民粹主义的

强劲反弹ꎮ 透过 ２０２２ 年法国大选ꎬ可以看到传统的左右之争已让位于民粹主义与技

术官僚主义之争ꎬ其中既包含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崛起和传统政党日益受到质疑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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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因素ꎬ又包含法国独特的政治传统因素ꎮ 本文尝试揭示这一重大政治变局ꎬ探究其

背后的深层动因ꎬ并分析其发展前景ꎮ

一　 国内外研究及本文研究路径

２１ 世纪以来ꎬ法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ꎬ尽管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确立的中左

和中右主导的两极格局在 ２１ 世纪初看似依然稳固ꎬ但是ꎬ让－玛丽􀅰勒庞(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Ｌｅ Ｐｅｎ)于 ２００２ 年闯入总统选举第二轮ꎬ预示着法国政治将面临严峻的挑战ꎮ 然而主

流政党满足于第二轮选举中“共和阵线完败极右”的胜利ꎬ并未引起警觉ꎬ直至 ２０１７

年的法国大选骤然改变了过去三四十年基本由中左和中右主导的选举格局ꎮ 年仅 ３９

岁的马克龙仅凭借四年的政府工作经历和成立仅一年的“共和国前进党”(现改名为

“复兴党”)①ꎬ在从未参加过任何选举的情况下赢得胜利ꎬ当选为历史上最年轻的法国

总统ꎬ震惊了世界ꎮ 在之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ꎬ复兴党又借助马克龙在总统选举中的

胜利一举夺得多数议席ꎬ构建起“总统多数派”ꎮ 同时ꎬ与马克龙一同闯入第二轮选举

的玛丽娜􀅰勒庞(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 Ｐｅｎꎬ以下简称“勒庞”)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ꎮ 这是时

隔 １５ 年ꎬ右翼民粹主义者再次进入“决选”ꎬ挑战总统大位ꎮ 相较于老勒庞在第二轮

选举几乎毫无进展的局面ꎬ勒庞把得票率扩大到 ３３.９％ꎬ令人震惊ꎮ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ꎬ２０１７ 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对法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颠覆性

的影响ꎬ这种巨变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ꎬ但是也有一定的偶然性ꎬ是否会成为政

治格局长期演变的趋势ꎬ仍存在一定的争议ꎮ 安雅􀅰杜罗维奇(Ａｎｊａ Ｄｕｒｏｖｉｃ)认为ꎬ

２０１７ 年法国大选的结果表明政党制度的重大转变ꎬ促使法国政治精英更新换代ꎬ反映

了法国公民与其政治代表之间的持续脱节ꎮ 大选后出现的高度支离破碎的政治空间ꎬ

表明法国政治中政党竞争范式的转变ꎮ② 罗伯特􀅰埃尔吉(Ｒｏｂｅｒｔ Ｅｌｇｉｅ)认为ꎬ马克龙

的当选挑战了法国政党体系中既有的两极化格局ꎬ可能会出现新的三极或四极体系ꎬ

重现莫瑞斯􀅰迪维尔热(Ｍａｕｒｉｃｅ Ｄｕｖｅｒｇｅｒ)所揭示的ꎬ从 １７８９ 年到 １９５８ 年在法国盛行

的中间派统治ꎬ因为温和右翼和温和左翼都会向中间派靠拢ꎮ③ 彭姝祎指出ꎬ２０１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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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国总统大选是一次关键选举ꎬ选举结果不是暂时性的ꎬ它从根本上导致法国政党

格局的断裂和变动ꎬ开启了一个相对动荡的、政党分化重组的新时期ꎮ 目前ꎬ法国暂时

形成了以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和以勒庞为首的国民联盟两极ꎬ在两者之间是仍

在分化组合的碎片化的政治力量ꎮ①张金岭通过分析 ２０２０ 年法国市政选举的结果ꎬ揭

示出法国政党格局持续分化的态势ꎮ 他指出ꎬ作为执政党ꎬ共和国前进党的失利显示

出其改革不得民心、自身组织建设不力ꎬ而在社会党与共和国人党(Ｌｅｓ 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ｓꎬ

ＬＲ)②的地方根基依然稳固的同时ꎬ执政党还面临绿党政治崛起ꎬ以及国民联盟及其

领衔的民粹主义力量的冲击ꎬ这使得法国政党政治日益碎片化ꎮ③ 张骥也认同法国政

党政治碎片化的趋势ꎬ指出法国政坛缺乏核心政治力量ꎬ在传统的政党格局被打破后ꎬ

法国政党政治呈现出日益分散的结构ꎮ④ ２０２２ 年法国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结束后

不久ꎬ尽管出现了较多的报刊评论ꎬ但是学术著述不多ꎮ 彭姝祎在其文章中指出ꎬ此次

总统选举进一步重塑了法国政坛ꎬ使之逐步形成中间派、极左翼和极右翼三分天下的

格局ꎮ 这三大阵营具体是:以让－吕克􀅰梅朗雄(Ｊｅａｎ－ＬｕｃＭｅｌｅｎｃｈｏｎ)为核心的包括绿

党和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在内的社会—生态分子阵营、以马克龙为代表的包括共和国人

党在内的自由—管理分子阵营和以勒庞为主导的包括埃里克􀅰泽穆尔(Ｅｒｉｃ Ｚｅｍ￣

ｍｏｕｒ)在内的民粹—身份认同分子阵营ꎮ⑤

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ꎬ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ꎮ 席琳􀅰贝洛

(Ｃéｌｉｎｅ Ｂｅｌｏｔ)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法国政党制度的变迁ꎬ认为尽管反对市场

经济和国家干预的经济维度和相关的阶级分裂维度在研究中仍然至关重要ꎬ但文化维

度正日益渗透到政治竞争中ꎬ左右对立双方的主要政党和挑战性政党都在强调诸如移

民和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等问题ꎬ从而吸引那些关注文化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选民ꎮ⑥

邢骅、范郑杰认为ꎬ主流传统大党退潮ꎬ政党内部和政党间关系发生重组ꎬ是传统政治

未能应对法国经济、安全结构性难题ꎬ 导致执政主流大党的信誉每况愈下ꎬ进而引发

政治、社会生态发生变革的结果ꎮ⑦ 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的崛起无疑是法国政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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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ꎬ这与主要传统政党短期和长期的失败密切相关ꎮ 安雅􀅰杜

罗维奇(Ａｎｊａ Ｄｕｒｏｖｉｃ)认为ꎬ马克龙受益于法国两大传统主流政党的混乱、普遍渴望政

治复兴的选举环境ꎬ以及对老牌政党和精英的反感ꎮ① 米歇尔􀅰佩罗蒂诺(Ｍｉｃｈｅｌ

Ｐｅｒｏｔｔｉｎｏ)和佩特拉􀅰瓜斯蒂(Ｐｅｔｒａ Ｇｕａｓｔｉ) 认为ꎬ马克龙的崛起有两个必要条件:两大

主要政党轮流执政体制的内部崩溃ꎬ以及右翼和左翼反建制民粹主义的崛起ꎮ② 右翼

民粹主义者勒庞及其领导的国民联盟力量的持续攀升是法国政党制度演变的重要推

动力量ꎬ伊夫􀅰苏拉尔(Ｙｖｅｓ Ｓｕｒｅｌ)认为ꎬ国民联盟正试图走向一种“全方位民粹主

义”ꎮ 尽管“排外民粹主义”仍然至关重要ꎬ但现在国民联盟的话语体系和策略对于社

会问题更加开放ꎬ对年轻的、女性的选民更加开放ꎬ其选民如今更多地来自工人阶

级ꎮ③ 马丁􀅰巴洛格(Ｍａｒｔｉｎ Ｂａｌｏｇｅ)认为ꎬ法国民粹主义兴起是政治制度危机的一种

表现ꎬ这场以政治不信任为特征的危机具有系统性ꎬ蔓延到几乎所有政党ꎬ其表现是执

政党更替频繁、得票率大幅下降、主要政党成员数量下降等ꎮ④ 田野、张倩雨以全球化

为背景、以选举地理为视角ꎬ分析了法国国民阵线兴起的原因ꎬ指出全球化失利者的诉

求没有得到法国主流政党积极的、有效的回应ꎬ而积极回应这种诉求的国民阵线吸引

了大量中下层民众的选票ꎬ逐渐从一个边缘小党走向法国政坛的中心ꎬ重塑了法国政

党体系ꎮ⑤

可见ꎬ学界普遍认为ꎬ２０１７ 年之后ꎬ法国政治进入一种全新的格局ꎬ呈现出明显的

碎片化特征ꎮ 共和国人党和社会党在 ２０１７ 年总统选举中遭遇失败后ꎬ在 ２０２０ 年的市

政选举中依然稳固了其在地方的影响力ꎬ显示出法国政党政治存在向原先框架回归的

可能性ꎮ⑥而 ２０２２ 年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表明全国政治与地方政治的不同步ꎬ左右

翼民粹主义不仅继续扩大阵地ꎬ而且传统中左和中右政党的力量继续萎缩ꎮ 显然ꎬ在

全国政治体系中ꎬ传统政党组织的作用在日益减弱ꎬ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对变化的民

意的代表性和新型的社会动员力ꎮ 除非共和国人党和社会党适应这种民意的变化和

新型的社会动员方式ꎬ否则很难改变在政治体系中的衰落局面ꎮ 同时ꎬ新中间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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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强势崛起之后ꎬ２０２２ 年又发生了显著的退潮ꎮ 尽管其借助于两轮多数制的议

会选举制度ꎬ仍然在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ꎬ但已无法单独控制议会ꎬ不能“独断朝纲”ꎮ

新中间派力量的显著退潮ꎬ显然是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两边夹击的结果ꎬ但也正是因

为左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ꎬ有利于新中间派保持这种弱势主导地位ꎮ 总体

而言ꎬ法国当前政治体系中最主要的博弈是马克龙领导的新中间派力量与民粹主义力

量的争斗ꎬ后者在 ２０１７ 年以右翼民粹主义为主ꎬ２０２２ 年又增加了来自左翼民粹主义

的竞争ꎮ

因此ꎬ马克龙新中间派的定位及其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ꎬ成为理解当前法国政

治变迁的关键ꎬ尤其是“新中间派”的特点是什么? 与之前的中间派究竟有何不同?

有学者和相关政治评论提出“技术官僚主义”的概念ꎬ并将它与马克龙联系在一起ꎮ

扬－维尔纳􀅰米勒( Ｊａｎ－Ｗｅｒｎｅｒ Ｍüｌｌｅｒ)曾经指出:“解决欧洲危机的特殊方法———技

术官僚主义ꎬ对理解当今民粹主义的崛起至关重要ꎮ”①吴国庆指出ꎬ２０１７ 年法国大选

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是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持“反建制”的立场ꎮ② 而国外有学者认为ꎬ

同样打出“反建制”旗号的马克龙的技术官僚主义ꎬ实际上也融合了民粹主义ꎬ是一种

“技术官僚民粹主义”ꎮ “反建制的吸引力让马克龙进入角逐圈ꎬ但技术官僚胜任力的

吸引力让他赢得了总统宝座ꎮ”③在当代西方民主遭遇严重信任危机的情况下ꎬ不仅是

民粹主义者ꎬ即使是本身处于建制之内的政治人物ꎬ也在拉开自己与建制派之间的距

离ꎮ 马克龙置身于传统的左右政治光谱之外ꎬ利用反建制的政治气候ꎬ把主流政党挤

出政治体系ꎮ 也有学者把马克龙的主张称为“反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 (Ａｎｔｉ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ꎬ或者是“软性民粹主义”ꎬ但由于马克龙实际上是传统左中右三派的联合代

言人ꎬ所以其“软民粹主义”并不能真正替代民粹主义ꎮ④ 本文认为ꎬ这对于理解马克

龙的新中间派提供了非常有启发的思路ꎬ其新中间派路线非常典型地代表了米勒所说

的“技术官僚主义”ꎮ 但是ꎬ本研究并不认为马克龙的主张构成了某种民粹主义ꎬ其本

质特征是技术官僚主义ꎬ只是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ꎮ 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

功的ꎬ但也凸显了法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困局ꎬ实际上佐证了民粹主义的吸引力ꎮ

鉴于此ꎬ我们有必要沿着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这一研究进路ꎬ基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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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结果ꎬ对法国政治格局演变的本质和趋势进行深入探

析ꎮ

二　 传统主流左右翼政治的衰落和技术官僚主义的上位

２０２２ 年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延续了 ２０１７ 年大选开启的传统左翼和右翼衰

落的趋势ꎮ 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ꎬ以强调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为特征的传统左翼

和强调经济自由和个人责任为特征的传统右翼意识形态ꎬ都难以应对日益复杂和日益

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局面ꎮ 作为替代物ꎬ新中间派赢得了生存空间ꎮ 它不同于传统的中

间派ꎬ后者其实只是左右翼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道路ꎮ 随着传统左右翼政治和意识形

态的衰落ꎬ传统政党日益受到质疑ꎬ马克龙的新中间派打出“不左不右”的招牌ꎬ并在

其中加入技术官僚主义的元素ꎮ

技术官僚主义并非当代才在法国出现ꎬ它既体现了现代社会科层制形成的普遍规

律ꎬ又具有明显的法国特点ꎮ 国外有学者认为ꎬ法国的技术官僚主义出现于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ꎬ其基本理念是国家的改革应该由专业的非政治化机构所主导ꎬ国家行政

学院是技术精英再生产的典型机构ꎬ马克龙则是这种技术官僚主义的典型产物ꎮ① 可

以说ꎬ技术官僚主义内含于法国的政治体系之中ꎬ不过一般都是作为行政部分附属于

政治ꎮ 但在传统政治失灵的情况下ꎬ技术官僚主义也有机会走到前台ꎮ

马克龙的技术官僚主义的首要特点是“去意识形态化”ꎮ 有评论指出ꎬ马克龙“完

全没有确定的意识形态ꎬ如果他需要向右走ꎬ他会向右走ꎬ如果他需要向左走ꎬ他会向

左走”ꎮ② 在马克龙看来ꎬ长期受干预主义和福利刚性困扰的法国需要经济自由化ꎮ

２０１７ 年上台后ꎬ他承诺建立一种“新的增长模式”ꎬ降低公司税ꎬ对新兴技术进行战略

性公共投资ꎬ成功挑战了人们对法国的反商业印象(ａｎｔｉ－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ꎮ③ 过去

五年ꎬ法国的经济成绩有目共睹ꎬ经济增长率较高ꎬ已经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

水平ꎬ失业率明显下降、商业环境有所改善ꎬ尤其是 ２０２０ 年法国获得的投资项目居于

欧洲各大国之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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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的亲商政策与当年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政策十分相似ꎮ 自 ２００７ 年布

莱尔下台ꎬ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英国工党败选结束执政后ꎬ“第三条道路”被认为“寿终正

寝”ꎮ 但是ꎬ这条由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以全球化和后工业化为背景、以“去意识形态

化”为精髓的“第三条道路”ꎬ其实正在被马克龙所践行ꎮ 共和国人党总统候选人佩克

雷斯就指出ꎬ马克龙是“布莱尔主义者”“左翼自由派”和“城市的候选人”ꎮ① 两者的

相似性显而易见ꎬ他们都曾是传统中左政党内的自由主义派ꎬ都主张“去意识形态

化”ꎮ 布莱尔将“建立于个人能力和机会之上、以知识为基础的有活力的经济”作为

“第三条道路”的首要政策目标ꎬ并指出“最佳的投资计划是培养睿智的思想和有才能

的人”ꎮ 在具体的措施上ꎬ他强调不遗余力地促进教育发展和鼓励创新ꎮ② 马克龙的

“非左非右”立场同样意味着要占据政治光谱的中间地带ꎬ其基础是广大中间选民ꎮ

为了表明这一立场ꎬ他一方面主张将企业从规则和法规中“解放”出来ꎬ另一方面表示

要捍卫教育系统、医疗服务和“保护我们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ꎮ③ 但与当年布莱尔的

“第三条道路”被左派认为是偏右的相似ꎬ尽管“马克龙以改革派纲领当选ꎬ承诺兼收

左翼和右翼的思想”ꎬ但“在他五年任期内其实践倾向于中右翼”ꎬ④“商业优先”政策

导向之下受益者主要还是社会的强势阶层ꎮ 对下层民众而言ꎬ就业率的增加也并不意

味着收入水平和工作稳定性的提高ꎮ

技术官僚主义的另一特点是奉行专家路线和精英路线ꎬ据此也可称之为“技术精

英主义”ꎮ 在马克龙五年任期内ꎬ尽管迫于“黄马甲”运动的压力进行了一些社会对

话ꎬ但总体上并不重视民意以及与各社会政治力量的对话ꎮ 技术官僚主义重视专业意

见胜过政治操作ꎬ认为意识形态争论脱离实际ꎬ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会扭曲政策议程ꎬ

“去意识形态化”的一个目标就是尽量实现政策的客观、中立和科学ꎮ 除了在政府中

尽量吸收各行业的专家和精英ꎬ马克龙政府在决策时更依赖于咨询公司ꎮ 在其第一个

任期内ꎬ法国政府在咨询费上的支出翻了一番ꎬ高达 ２４ 亿欧元ꎬ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

(ＭｃＫｉｎｓｅｙ)获得了最大的份额ꎮ 法国«世界报»报道称ꎬ麦肯锡的工作人员帮助他起

草了 ２０１７ 年选举宣言ꎬ至少有十名公司顾问曾参与过他的经济计划ꎮ 而该公司被指

控至少在过去十年中未在法国缴纳公司税ꎮ 国民联盟的一位领导人抨击道:“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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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法国的方向盘交给那些不在法国纳税的私人利益集团ꎬ而且是美国公司ꎮ”这种

做法与马克龙“傲慢的精英主义者”形象结合在一起ꎬ使其面临尴尬处境ꎬ并被认为

“在日益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中缺乏对普通人的同情心”ꎮ① “黄马甲”运动爆发后ꎬ

马克龙开始降低身段ꎬ开设“公民论坛”ꎬ与社会各界进行对话ꎬ但其技术精英主义的

风格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ꎬ“黄马甲”运动的社会根源仍未消除ꎮ

从政治上看ꎬ马克龙属于主流派ꎬ尽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ꎬ但其“去意识形态化”

的努力ꎬ只是把传统中左和中右的主张进行了综合ꎮ 从其表现上看ꎬ一方面试图超越

左右政治光谱ꎬ把中左和中右政治力量尽可能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ꎬ打造强大的“新

中间派”ꎮ 在此过程中ꎬ马克龙以反建制的姿态出现ꎬ成功吸引了对传统中左和中右

政治精英趋同化日益不满的广大民众ꎬ使其带有一定的民粹主义色彩ꎮ “技术官僚民

粹主义超越了左右分歧ꎬ因此它对左翼和右翼的民众都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ꎮ② 另

一方面ꎬ他试图把传统左右之争改造为中间与极端的对垒ꎬ同时把自己塑造成对抗边

缘化、极端化政治力量的核心ꎬ并确信能够削弱或限制后者的发展ꎮ 由此形成的新的

政党竞争格局ꎬ是打破传统左右两极之争的多极格局ꎮ “马克龙的当选似乎标志着这

样一种变化ꎬ即第五共和国的政党制度遭到挑战和新的三极或四极政党制出现的可能

性ꎮ”③但这种多极格局似乎呈现出一种“一超多强”的特征ꎬ其中新中间派居于核心地

位ꎮ

在现实中ꎬ“非左非右”和技术官僚主义既是马克龙的政治优势ꎬ是其战胜传统中

左和中右力量的秘诀ꎬ也是其政治软肋ꎮ ２０１７ 年ꎬ马克龙的主要挑战来自传统政治力

量ꎬ需要借助新中间派的立场从主流阵营中脱颖而出ꎬ一旦出线ꎬ在第二轮面对右翼民

粹主义的勒庞时ꎬ就会胜券在握ꎮ 但在 ２０２２ 年ꎬ马克龙的主要挑战来自奉行民粹主义

的左右翼激进政治力量ꎬ在左右民粹主义的联合夹击下ꎬ技术官僚主义显得力不从心ꎮ

因此ꎬ尽管马克龙战胜了传统中左和中右两大势力ꎬ但其本身也是建制派ꎬ“非左非

右”的立场为左右翼激进派的博弈留下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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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左右翼并起的法国民粹主义

尽管现在对欧美民粹主义的历史追溯一般会涉及“俄国民粹派”和“美国人民党

运动”两个渊源ꎬ但实际上法国历史上也有深厚的民粹主义传统ꎮ １９ 世纪后期的“布

朗热运动”表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ꎬ而且代表了一种“威权民粹主义”的类型ꎬ这

一渊源延续到 ２０ 世纪中期以后的“布热德运动”①ꎬ又与老勒庞的“国民阵线”联系在

一起ꎮ

如今ꎬ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已经占据法国政坛的半壁江山ꎬ对传统政治格局造成巨

大冲击ꎬ与技术官僚主义形成对垒之势ꎮ 左右民粹主义既有左右之异ꎬ又有民粹主义

之同ꎮ 极右阵营中的民粹主义不再是勒庞一枝独秀ꎬ而且极左阵营的民粹主义已经站

稳脚跟ꎮ 有专家指出ꎬ法国一直区分极端的、反体制政党和接受共和体制的政党ꎬ勒庞

和梅朗雄均来自反共和体制的政治阵营ꎬ尽管两人都修改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并接受了

共和体制ꎬ但仍然将自己塑造成民众反建制的领导者ꎬ因此ꎬ给他们贴上“民粹主义

者”的标签是恰如其分的ꎮ②

(一)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

勒庞的右翼民粹主义往往被贴上“民族民粹主义”的标签ꎬ在政治光谱中被置于

“极右”一端ꎮ 从当前的现实看ꎬ“极右”的内涵需要与“右翼民粹主义”结合起来理

解ꎮ 对“右”的传统理解:一是代表富人的利益ꎬ至少是中上阶层的利益ꎻ二是更加强

调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ꎮ 而“极右”则具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ꎬ甚至倾向于种族主义ꎮ

现在的“极右”开始与民粹主义混合ꎬ民族主义仍然是其不变的底色ꎬ突出表现为“民

族民粹主义”这一形态ꎬ但更加倾向于本土主义ꎮ 这种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对于下层

更具有吸引力ꎬ而中上阶层反而因更多具有国际主义思想而并不“右倾”ꎮ 而且ꎬ在社

会经济政策上ꎬ“民族民粹主义”的主张也已经很难用“右倾”来界定ꎮ “很多民粹主义

极右政党都主张把福利国家的保障水平保持在当前或以前的高水平ꎬ包括提高一些社

会福利或引进新的补贴项目”ꎬ③这已经是接近于中左的主张ꎮ 这种主张有助于他们

１９　 从左右之争到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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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自身作为人民尤其是下层民众代言人的形象ꎮ

在法国以及其他很多欧洲国家ꎬ极右政党一直都有生存空间ꎮ 老勒庞创立的“国

民阵线”成功占据了较大的极右阵地ꎮ “借助于新法西斯主义和新民粹主义的结合ꎬ

１９９７ 年该党已经成为法国政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ꎮ”①这种“新民粹主义”以本土

主义和反移民、反欧盟诉求为其主要内容ꎬ吸引了小部分选民的牢固支持ꎬ但其与新法

西斯主义的结合也使得勒庞及其国民阵线始终处于边缘和极端的位置ꎮ 这在 ２００２ 年

的总统选举中表现得十分明显ꎮ 老勒庞尽管出人意料地挤掉中左的社会党候选人利

昂内尔􀅰若斯潘(Ｌｉｏｎｅｌ Ｊｏｓｐｉｎ)进入第二轮ꎬ但由于当时“共和阵线”的广泛性和团结

性ꎬ他在第二轮的选票几乎没有增加ꎮ ２０１１ 年ꎬ国民阵线在老勒庞之女勒庞接管之后

获得重生ꎬ其党员人数很快由 ２.２ 万增长到 ８.３ 万ꎬ甚至还拥有一个强大而且非常活跃

的青年组织ꎮ 为了更好地与其强有力的支持者———蓝领工人建立联系ꎬ国民阵线成立

了几个工会ꎬ特别是在传统上最为支持国民阵线的行业ꎬ如警察和狱警等ꎻ在其他工会

中则采取“进入主义”战略ꎬ试图打入其领导层ꎮ② 勒庞在保留国民阵线基本纲领与风

格的同时ꎬ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改造ꎮ 为了宣示“去极端化”ꎬ２０１５ 年ꎬ她不惜将自己的

父亲老勒庞开除出党ꎻ２０１８ 年ꎬ更是冒着党内分裂的危险ꎬ坚持把该党的名称改为“国

民联盟”ꎮ

勒庞为了争取更广泛的选民支持而寻求主流化ꎬ引起了部分极端政客和选民的不

满ꎬ右翼民粹主义内部出现了温和派与激进派之争ꎮ 勒庞试图平衡温和派与激进派ꎬ

但两者毕竟不可能兼顾ꎬ最终还是选择了保持主流化的基调ꎮ 这导致持更为极端立场

的泽穆尔乘虚而入ꎬ并得到已经与女儿分道扬镳的老勒庞的支持ꎮ 老勒庞还指责自己

的女儿放弃了现在被泽穆尔牢固占据的位置ꎮ③ 泽穆尔的竞选主题是“大规模移民是

国家的厄运”ꎬ并对法国日益加深的“伊斯兰化”极为忧虑ꎮ 他宣称:“我们的国家处于

致命的危险之中ꎮ 到 ２０５０ 年ꎬ我们将成为一个半伊斯兰国家ꎮ 在 ２１００ 年ꎬ成为一个

伊斯兰共和国ꎮ”④泽穆尔把自己塑造为唯一敢于指出伊斯兰化危险的候选人ꎬ警告

“法国的终结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ꎬ并试图统合整个右翼阵营ꎬ坚称自己是右翼价值

观的真正宝藏ꎬ并向共和国人党和国民阵线的选民喊话:“我们是真正的右派ꎬ是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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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相信秩序、工作和自由的右派的继承人ꎮ”①在强调法国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面

临的巨大风险方面ꎬ泽穆尔和勒庞并无本质不同ꎬ只是勒庞不仅满足于挑战建制ꎬ更着

眼于取代建制、以执政为目标ꎮ 她相对平衡地看待全局性问题ꎬ不局限于身份认同问

题ꎬ同时考虑法国民众的各种需要ꎬ使政策诉求更具有全面性和可行性ꎮ

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阵营除了勒庞和泽穆尔ꎬ还有与勒庞一样三度参选的“法兰

西崛起”党候选人尼古拉􀅰杜邦－艾尼昂(Ｎｉｃｏｌａｓ Ｄｕｐｏｎｔ－Ａｉｇｎａｎ)ꎮ ２０１２ 年总统选举

时ꎬ泽穆尔尚未参选ꎬ勒庞和杜邦－艾尼昂两名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得票率总和接近

２０％ꎬ２０１７ 年的得票率总和达到 ２６％ꎮ 在 ２０２２ 年法国总统选举中ꎬ三名右翼民粹主

义候选人的得票数相加已经占到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一ꎮ 尽管杜邦－艾尼昂的支持率

不高ꎬ但在 ２０２２ 年ꎬ其 ２.０６％的得票率甚至排在传统大党社会党候选人安妮􀅰伊达尔

戈(Ａｎｎｅ Ｈｉｄａｌｇｏ)之前ꎮ 可见ꎬ十几年来ꎬ右翼民粹主义影响力越来越大ꎮ 当然ꎬ其内

部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ꎮ

(二)法国的左翼民粹主义

过去几十年来ꎬ民粹主义的主流是右翼民粹主义ꎬ相比之下ꎬ左翼民粹主义的地位

并不突出ꎮ 但是ꎬ近些年来左翼民粹主义也开始抬头ꎬ在希腊、德国、法国、英国、荷兰

和美国都有所体现ꎮ 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左翼的衰落ꎮ 卢克􀅰马奇(Ｌｕｋｅ Ｍａｒｃｈ)指

出ꎬ民粹主义已成为激进左翼政党在整个欧洲取得成功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ꎬ特别

是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将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具有包容性的、跨阶层的反建

制主张相结合ꎬ并强调这种主张是“人民之声”ꎮ 这些政党针对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

者的“背叛”进行大肆宣传ꎬ同时与右翼民粹主义一样ꎬ强调在反全球化和反欧洲思潮

中的不安全感ꎮ②

梅朗雄及其创立的“不屈的法兰西”党(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Ｉｎｓｏｕｍｉｓｅ)③是左翼民粹主义在

法国的典型代表ꎬ其话语体系带有鲜明的“人民对抗寡头”的特征ꎮ 皮埃尔􀅰伯恩鲍

姆(Ｐｉｅｒｒｅ Ｂｉｒｎｂａｕｍ)认为ꎬ这一民粹主义话语体系继承了法国左翼的“草根”概念ꎬ结

合了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运动ꎬ发展出“食利者”与“草根”对立的话语体系ꎮ④ 梅朗

雄本人以“民粹主义”的立场为荣ꎬ面对媒体的批评ꎬ他在接受专访时表示:“面对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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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指控ꎬ我根本不会辩解ꎮ 因为精英厌恶我ꎬ让他们都走开ꎮ 我ꎬ民粹主义者? 就

当是吧!”①这样的回应无疑展现了他坚定的反精英立场ꎬ以及作为民粹主义政治家为

“人民”发声的政治特征ꎮ 梅朗雄在其著作«人民的时代»一书中认为ꎬ传统的左翼政

治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已无能为力ꎬ社会党抛弃了诞生之初的原则与纲领ꎬ拥抱了右

翼自由主义ꎬ“左翼可能会消亡”“在左翼之后ꎬ是独立自主的人民”“政治体系不再恐

惧左翼ꎬ他们恐惧的是人民”ꎬ人民将取代无产阶级成为新时代革命斗争的主力军ꎮ

新的革命应当是超越党派与阶级的“人民阵线”ꎮ②

在梅朗雄的支持者中ꎬ年轻学生居多ꎬ他们立场激进ꎬ对传统政党和现行政治体系

有很强的批判心态ꎮ 尽管梅朗雄在此次选举中已有突出的表现ꎬ但他的支持者仍不满

意ꎬ在选举后发起游行示威活动ꎬ表达他们的不满ꎬ吐露“不要勒庞ꎬ也不要马克龙”的

心声ꎮ 梅朗雄及其政党崛起的意义在于:“为大众提供了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政治

的、非意识形态的规划ꎬ一种针对左翼或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排外、极端的民族主

义的激进的替代方案ꎮ”③所以在年轻的激进支持者们看来ꎬ只有梅朗雄才能真正回应

他们关注的环保和社会公平问题ꎮ

至少在其第一个任期ꎬ马克龙基本上是以技术官僚的思路考虑执政问题的ꎮ 在竞

选总统之前ꎬ马克龙从未参加任何层次的选举ꎬ这使他对于民意缺乏敏感性ꎮ 而且ꎬ其

作为银行高管和高级公务员的经历也使他过分注重商业发展ꎮ 民粹主义支持者所关

注的许多民生议题不在马克龙技术官僚政府的考虑范围内ꎬ即使在其考虑范围之内ꎬ

也较少给予重视ꎬ而且其解决的思路也与民粹主义支持者的角度完全不同ꎮ

四　 ２０２２ 年法国选举: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的凸显

由于法国在 ２０００ 年宪法修改后ꎬ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都是五年一次ꎬ并在同一年

先后举行ꎬ所以每个大选年都将为未来五年的政治格局定型ꎮ ２０２２ 年ꎬ无论是总统选

举还是议会选举都表明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格局的强化和全面化ꎮ

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日之前的民意支持率总体趋势ꎬ反映出技术官僚主义与民粹

主义的角力ꎮ 马克龙的支持率长期徘徊在 ２５％上下ꎬ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出现明显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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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ꎬ达到 ３０％左右ꎬ此后又有所回落ꎬ达到 ２７％左右ꎮ 温和派共和国人党候选人瓦莱

丽􀅰佩克雷斯(Ｖａｌéｒｉｅ Ｐéｃｒｅｓｓｅ)参选后的支持率先升后降ꎬ最终无力改变中右翼的颓

势ꎮ 左翼阵营中只有左翼民粹主义的梅朗雄突破重围冲到第三位ꎮ 这表明技术官僚

主义把持的中间派阵地仍然稳固ꎮ 但在技术官僚主义和左右民粹主义的双重挤压下ꎬ

传统中左和中右力量失去发展空间ꎬ甚至面临生存危机ꎮ

图 １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 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主要政治势力得票率变化

资料来源:法国内政部网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ｉｅｕｒ.ｇｏｕｖ.ｆｒ / ｆｒ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Ｌ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ｓꎮ

注:１.传统中左政党ꎬ指法国社会党ꎮ

２.传统中右政党ꎬ指共和国人党及其前身“保卫共和联盟” (２００２ 年)、“人民运动联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５ 年)ꎮ

３.技术官僚中间派势力ꎬ指复兴党 /共和国前进党ꎮ

４.左翼民粹主义势力ꎬ指“左翼阵线” / “不屈的法兰西”党ꎮ

５.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包含“国民阵线” / “国民联盟”、“法国崛起”党(２００８ 年后)以及“再征

服”党(２０２２ 年)ꎮ

６.其他势力ꎬ指上述五类政治势力之外所有政党ꎮ

民粹主义内部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内部ꎬ新极端派(泽穆尔)和传统极端派(勒

庞)的斗争日益激烈ꎮ 在泽穆尔和梅朗雄的夹击下ꎬ勒庞的支持率一度急速下行ꎬ甚

至跌到第四位ꎮ 但是随着右翼内部两大候选人———泽穆尔和佩克雷斯支持率的退潮ꎬ

勒庞进入第二轮的前景重又明朗ꎬ而且民调显示ꎬ在第二轮勒庞具有超过马克龙的潜

力ꎬ民调中最为接近的数字是 ４８.５％对 ５１.５％ꎬ而且这个差距在民调的误差范围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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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和观察家开始认真考虑一旦勒庞当选总统可能造成的后果和面临的政治环境ꎬ

断定其产生的政治地震不亚于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ꎬ这将是“反移民、反全球化

的民粹主义者的胜利”ꎮ① 尽管她会面临宪政框架和议会政治的制约ꎬ但总统的权力

仍然能够使其对法国和欧盟造成颠覆性的影响ꎮ

最终ꎬ勒庞得票率高出 ２０１７ 年大选第一轮得票率近两个百分点ꎬ仍居第二位ꎮ 这

一成绩是在右翼民粹主义内部挑战者泽穆尔支持率下滑但最终得票率仍然达到 ７％、

位列第四的情况下取得的ꎬ具有很高的“含金量”ꎮ 右翼民粹主义整体支持率继续攀

升ꎬ而梅朗雄支持率也超过 ２０％ꎬ左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得票率相加已经超过一半ꎬ

达到 ５４.３％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民粹主义最具影响力的一次选举ꎮ

马克龙之所以在 ２０１７ 年胜选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勒庞及其民粹主义始终被认为

是对法国民主制度和共和主义的威胁ꎮ 面对民粹主义日益增长的浪潮ꎬ他“将自己塑

造为一个与那些信誉扫地的政党毫无联系的政治局外人ꎬ也是唯一能够阻止民粹主义

者进入爱丽舍宫的人”ꎮ② 依靠历史悠久的“共和传统”ꎬ马克龙主导的“共和阵线”再

次发挥了阻挡极右势力的作用ꎮ 当选后ꎬ马克龙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自己的总统任期

内击败民粹主义ꎬ使勒庞不再可能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ꎮ 但是五年后ꎬ民粹主义不仅

没有消退ꎬ反而继续壮大ꎬ并形成与主流建制派分庭抗礼的格局ꎮ 这不仅对马克龙的

政治信誉造成沉重打击ꎬ也彰显了法国当前的政治和社会困境ꎮ 马克龙承认ꎬ他未能

阻止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ꎬ但要求选民再给他一次机会ꎬ并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地缘政治危机、气候变化与“阴谋论”所导致的西方社会“巨大

的功能失调”ꎮ③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的议会选举ꎬ进一步确认了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相争的局面ꎮ

马克龙以执政党———复兴党为主组成的“在一起”四党联盟在第一轮得票率仅为

２５􀆰 ８％ꎬ左翼民粹主义以“不屈的法兰西”党为主的“生态和社会人民新联盟”得票率

为 ２５.７％ꎬ两者相当接近ꎮ 执政党联盟和共和国人党得票率与 ２０１７ 年相比都有较大

幅度下降ꎬ所获议席下降幅度更大ꎮ ２０１７ 年ꎬ仅是马克龙的复兴党就获得 ３０８ 个议

席ꎬ已经超过半数ꎬ加上盟友民主运动的席位ꎬ共有 ３５０ 个议席ꎮ 但在此次执政党联盟

又增加两个政党的情况下ꎬ总共获得 ２４５ 个议席ꎬ属于复兴党的议席仅有 １７０ 个ꎮ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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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白人基督徒正在被大量的非白人尤其是来自北非和西非的穆斯林移民所“替换”ꎬ这是泽穆尔主要宣扬的观
点ꎮ ———作者注ꎮ



派联盟各党总得票率与 ２０１７ 年差别不大ꎬ但议席数量由 ２０１７ 年 ６０ 个大幅增加至 １５１

个ꎬ联盟内社会党和共产党议席数量与 ２０１７ 年基本相当ꎬ而梅朗雄的“不屈的法兰

西”党和绿党受益于联盟战略ꎬ议席分别由 １７ 个和 １ 个增加到 ７５ 个和 ２３ 个ꎮ 右翼共

和国人党拉拢了其他几个右翼小党ꎬ仍然以“中右翼联盟”的形式参选ꎬ但作用有限ꎬ

总得票率为 １１.３％ꎬ自身得票率 １０.４％ꎬ比 ２０１７ 年下降 ５.４％ꎮ 而勒庞的国民联盟在不

结盟单独参选的情况下得票率 １８.７％ꎬ比 ２０１７ 年增加 ５.５％ꎬ所获议席更是大幅增加ꎬ

从 ２０１７ 年的 ８ 个一举增至 ８９ 个ꎮ① 这既是因为国民联盟总体得票率有较大幅度的

上升ꎬ同时也是因为其在全国更多的地区(南部和东北部)获得较为集中的支持ꎬ所以

议席突破了多数选举制的屏障ꎬ实现了“大跃升”ꎮ

图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 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主要政治势力所获席位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政党与选举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ｕ / ｆｒａｎｃｅ.ｈｔｍｌꎻ法国国民议会

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ｒ / ｄｅｐｕｔｅｓ / ｌｉｓｔｅ / ｇｒｏｕｐ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ꎮ

综上所述ꎬ议会选举结果表明ꎬ主流中间建制派的力量严重削弱ꎬ而左右两翼民粹

主义力量大幅上升ꎮ 两者相加的议席由 ２０１７ 年仅 ２５ 个增加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６４ 个ꎬ对

法国政局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ꎮ 政治分析家指出:“２０２２ 年是 ２０１７ 年开始的重组阶

段的结束”ꎬ传统的左右分歧让位于以马克龙为代表的“全球主义者”与勒庞和梅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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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表的“反全球化主义者”之间的斗争ꎮ① 这一分析也显示出技术官僚主义亲商业、

亲全球化倾向和民粹主义反全球化主张的明显分野ꎮ

五　 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之争的成因

十余年来的法国政治大变局ꎬ既是整个欧美国家共同发展趋势的反映ꎬ又有法国

自身的特殊之处ꎻ既有全球化的冲击、新的社会经济格局的冲击和特殊事件冲击的原

因ꎬ又受到本国政治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影响ꎮ
民粹主义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非主流政治ꎬ处于边缘化的状态ꎮ 但是近些年

来ꎬ由于主流政治面临重重挑战ꎬ出现衰弱的迹象ꎬ民粹主义对主流政治产生了强大的

冲击ꎬ同时主流政治也在试图应对这些冲击ꎮ 从欧美的政治制度看ꎬ不同的权力结构、

政党体制和选举制度都对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提供了不同的政治机会ꎮ 在这些制度

框架下ꎬ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及其政党与主流政治的互动对民粹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影响ꎮ 在当代法国ꎬ技术官僚主义的兴起与传统中左和中右力量主导的主流政治阵营

应对民粹主义的失败密切相关ꎮ 由于 ２０１７ 年出身于极右的民粹主义势力再次强势崛

起ꎬ传统主流政治力量显示出其衰落和无能ꎬ这使得人们把抵抗民粹主义的希望寄托

在富有魅力的技术官僚主义者马克龙身上ꎮ 马克龙则通过以技术官僚主义改造法国

传统的中间派势力打造出“新中间派”ꎬ实现技术官僚和中间派优势互补ꎬ试图超越于

传统中左中右势力和民粹主义势力之上ꎮ 但是ꎬ在成功替代传统主流政治势力之后ꎬ
技术官僚主义却面临来自民粹主义的直接挑战ꎮ

据此ꎬ我们需要结合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因素以及政治互动方式ꎬ对法国新的政治

格局的成因进行综合分析ꎮ

(一)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变与冲击

法国政治从左右之争演变为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之争ꎬ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

于阶级与政治关联性的严重弱化ꎬ同时认同政治、民族主义重新成为核心问题ꎮ 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的普遍现象ꎮ 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变ꎬ成为主流政党弱

化和传统政客被抛弃的重要原因ꎮ “当中左和中右等主要党派被自己国家的欧元区

成员身份捆住手脚、未能恢复国家经济之时ꎬ选民已转而开始从民粹主义政党那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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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现实的解药ꎮ”①精英政治局限于主流知识体系和传统经验ꎬ无力应对急剧变化中的

世界ꎮ “右翼民粹主义崛起故事的核心在于政治家和他们的选民之间的脱节ꎮ”②在剧

变中利益受损和感到迷茫的选民希望获得发声的渠道ꎬ而民粹主义的民意表达功能在

这里得以体现ꎮ 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候选人的品行和能力ꎬ而只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诉

求:替他们发声ꎬ表达他们对建制的不满ꎮ

在法国ꎬ上述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诱因日益突显ꎮ 同时比起相邻的国家ꎬ法国民

粹主义的诱因更为多样化ꎬ“所有这三种因素———各种不满、害怕工资降低、害怕自己

的文化被移民削弱———带来的效果都很显著”ꎮ③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法国国家统计局( ＩＮ￣

ＳＥＥ)和国家人口研究所(ＩＮＥＤ)最新公布的一项针对法国都市人口多样性进行的大

规模调查结果显示ꎬ２１％的法国人口与移民有直接联系ꎬ其中 ９％是移民(５８０ 万人)ꎬ

１２％是移民的直系后代(７５０ 万人)ꎮ 如果把范围继续扩大ꎬ那么 ６０ 岁以下的法国人

中有三分之一与移民有三代之内的联系ꎮ④移民的大量增加对法国本土居民的福利、

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ꎬ身份认同问题日益突出ꎮ 勒庞呼吁法国从欧盟手中夺回对边界

的控制权ꎬ掌控自己的移民政策ꎬ能够自主决定移民的去留ꎬ并确保到法国的移民能够

自我维持生计ꎬ不能占用本土居民的资源ꎮ 由于法国人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意识和国家

自豪感一直很强ꎬ移民的持续冲击使大部分法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迷茫心

理ꎬ使他们强烈认同右翼民粹主义的理念ꎬ甚至支持那些最极端的候选人ꎮ 这就使当

前法国的“政治氛围对她有利ꎬ公众舆论与她的反移民论调以及她对激进伊斯兰教正

在威胁民族认同的警告如此一致ꎬ这是很少见的ꎮ”⑤

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然显著ꎬ尤其是危机之后执政的尼古拉􀅰萨科齐(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ａｒｋｏｚｙ)右翼政府、弗朗索瓦􀅰奥朗德(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社会党政府以及 ２０１７ 年上

台的马克龙政府都执行了偏右的政策ꎬ导致法国下层、外省民众和年轻人的生活艰难ꎬ

新自由主义遭到来自社会下层的严厉抨击ꎮ 法国政治学者圣－马里( Ｊéｒôｍｅ Ｓａｉｎｔｅ－

Ｍａｒｉｅ)指出ꎬ马克龙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内并未从根本上进行改革ꎬ反而使阶级固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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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加深ꎬ法国底层民众和精英阶级的对立不断加剧ꎬ社会矛盾持续发酵ꎮ① 这为左

翼民粹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ꎮ 卢克􀅰马奇断定:“当代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欧洲

左翼民粹主义的精神倾向ꎮ 不仅新自由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ꎬ而且教条共产主义

在左翼激进主义中霸权的衰落ꎬ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明显向右转变为‘建制派’的一部

分ꎬ这些都增强了左翼内部反对传统左翼的民粹主义倾向ꎮ”②

近年来ꎬ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突发事件的冲击ꎬ更是大幅提升了法国普通

民众的生活成本ꎮ 对于左翼民粹主义而言ꎬ这印证了他们一贯维护下层民众利益的主

张的正确性ꎬ而且他们把这些归咎于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ꎬ宣称普通民众面临的生

活成本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临时性事件引起的ꎬ而是不公平的分配所致ꎮ 尽管

负担的加重在很大程度上是右翼政府政策实施的结果ꎬ但传统的中左翼政党也未能提

供解决方案ꎬ“对于民众对社会工作持续不稳定的恐惧ꎬ以及对保护和安全的渴望ꎬ左

翼未能成功做出令人信服的反应”ꎮ③ 所以ꎬ在这部分民众看来ꎬ现在能够代表下层民

众利益和左翼的只能是左翼民粹主义ꎮ

马克龙试图站在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对法国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行大幅度改革ꎬ但在

社会分化日益严重、改革共识严重缺乏的情况下ꎬ依靠技术官僚和精英决策反而引发了

更多的社会矛盾ꎮ “马克龙作为一个始终无法摆脱‘富人的总统’标签的深藏不露的技

术官僚ꎬ只受到少数人的喜爱ꎬ而许多人却对他深恶痛绝ꎮ”④掌权后ꎬ马克龙不再是一个

挑战体制的局外人ꎬ却继续使用同样的反建制和(选择性的)反精英的话语策略ꎮ⑤ 但

是ꎬ商业精英和技术官僚的出身及其技术官僚主义的政策取向ꎬ使马克龙具有更强烈的

精英色彩ꎮ 只不过ꎬ他代表的是一种超越阶级政治的、非传统的精英ꎮ 由于割裂了与传

统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固定联系ꎬ这种类型的精英更具有超然性ꎬ也更容易忽视民意、脱

离民众ꎮ 因此ꎬ技术官僚主义不但没有成为对抗民粹主义的利器ꎬ反而成为民粹主义进

一步发酵的诱因ꎮ 正如米勒所指出的:“技术官僚主义和民粹主义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相

互映照ꎮ 技术官僚主义确信只有一种正确的政策解决方案ꎬ而民粹主义则认为只有一种

真正的人民意志ꎮ 它们两者都不认为有民主辩论的必要􀆺􀆺其实它们都为对方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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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ꎮ”①

(二)法国政党体制的不稳定性和传统政党的衰落

在西方国家中ꎬ法国政党体制的不稳定性相当突出ꎮ 法国人不断质疑自己的体制

和体制本身的不断反复ꎬ构成法国政治史的重要特点ꎬ并与另外两个欧洲大国(英国

和德国)形成鲜明的对比ꎮ 欧洲国家常见的中左、中右两大党或左右两大阵营并立和

轮流执政的格局ꎬ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才在法国奠定ꎬ部分原因是左右翼两大阵营

的不稳定性ꎮ 因此ꎬ中间派一直在法国政坛拥有较大的空间ꎮ

马克龙的获胜ꎬ代表了法国强大而持久的中间派势力ꎮ 第五共和国历史上ꎬ中间

派在总统选举中几乎从未缺席ꎬ并且表现突出ꎮ １９７４ 年ꎬ总统选举中代表中间派竞选

的吉斯卡尔􀅰德斯坦(ＶａｌéｒｙＧｉｓｃａｒｄ ｄ’Ｅｓｔａｉｎｇ)以微弱优势战胜左翼的弗朗索瓦􀅰密

特朗(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Ｍｉｔｔｅｒｒａｎｄ)当选总统ꎮ 在德斯坦之后ꎬ中间派的主要政党是法国民主联

盟(现在的民主运动)ꎬ其领导人弗朗索瓦􀅰贝鲁(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ａｙｒｏｕ)多次参选总统ꎬ尽

管一般都是左右翼两大党的陪衬ꎬ但也往往名列前三ꎮ 马克龙于 ２０１７ 年参选总统ꎬ贝

鲁本人及其领导的民主运动对其提供全力的支持ꎬ使马克龙成为中间派的“新共主”ꎮ

法国政党体制的不稳定性不仅有利于马克龙的新中间派势力脱颖而出ꎬ而且有利

于左右翼极端势力占据一定的阵地ꎮ 马克龙不仅吸收了中左和中右的政治路线ꎬ而且

在上任后ꎬ凭借掌权的优势大量吸纳了中左和中右阵营的人才ꎬ进一步促使两大传统

主流政治力量尤其是社会党的衰落ꎮ 可见ꎬ“马克龙仍然受益于他 ２０１７ 年的获胜策

略———通过从保守的共和国人党和中左翼的社会党挖人ꎬ包括任命两名共和国人党的

人为总理ꎬ占据了中间地带ꎬ吸引了双方的温和派ꎬ这让两个传统的执政党陷入困

境”ꎮ②左翼和右翼的传统中右政党被严重削弱之后ꎬ极左和极右势力获得了更大的发

展空间ꎬ尤其是借助于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ꎬ成为左右两个阵营中决定性的力量ꎮ 而

传统的左右两大政党力量的收缩尽管为马克龙提供了机会ꎬ但也使他面临来自极端势

力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严峻挑战ꎮ

(三)法国半总统制政体及其选举制度

欧洲各国的民粹主义都在崛起ꎬ尤其是在英法德三个大国中表现得尤其明显ꎬ但

是法国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势头如此强劲ꎬ甚至大有可能重演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赢得美国

总统选举的一幕ꎬ却是其他大国所没有的现象ꎮ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大多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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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ꎬ尤其是各个大国实行的都是议会制ꎬ而法国实行半总统制ꎬ总统选举制度实行两轮

多数制ꎮ 这就使得第一轮投票成为多元化的社会格局展示的舞台ꎬ政党提名的候选人

和独立候选人加起来往往有 １０ 名甚至更多ꎬ２００２ 年总统选举中达到创纪录的 １６

名ꎬ① ２０１７ 年有 １１ 名ꎬ２０２２ 年有 １２ 名ꎮ 因此ꎬ法国总统选举制度有利于民粹主义领

导人获得个人权力ꎬ或进行个人的政治展示ꎮ

法国政党体系不稳定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总统选举的不确定性ꎬ往往会产生出人意

料的结果ꎮ 长期以来ꎬ法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格局都是传统的左右翼、中间派主流政党

与极右翼四足鼎立ꎮ 这种局面从 ２０１２ 年勒庞和梅朗雄参加总统选举后发生了改变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的三次总统选举中ꎬ两人的得票率都在上升ꎬ尤其是勒庞连续两次进入第

二轮选举ꎮ 梅朗雄出身于社会党ꎬ在党内属于激进派ꎬ比较边缘化ꎬ于是他离开社会党

自己组党并参选总统ꎬ得票率也步步提升ꎮ 可以说ꎬ无论是新中间派的马克龙ꎬ还是当

今风起云涌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都是通过总统选举这个舞台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ꎮ

如果仅仅有议会选举ꎬ无论是勒庞的国民联盟还是梅朗雄的“不屈的法兰西”党都很

难对政坛构成实质性冲击ꎮ 这从以往议会选举的结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ꎮ ２０２２ 年ꎬ

无论是国民联盟还是“不屈的法兰西”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重大突破ꎬ在很大程度

上也是因为它们的领导人勒庞和梅朗雄通过总统选举赢得的巨大影响力所致ꎮ

(四)民粹主义的主流化

自从勒庞从老勒庞手中接班后ꎬ就把争取执政作为首要目标ꎬ而不是满足于做现

存体制的“搅局者”ꎮ 为此ꎬ她一方面坚持右翼民粹主义主张ꎬ另一方面着力推动右翼

民粹主义的主流化ꎬ或者说极右政治的“去妖魔化”ꎮ

首先ꎬ勒庞改变了原先的极端路线ꎮ 为此ꎬ她不惜亲手将持续发表极端言论的父

亲开除出党ꎬ党的名称从具有战斗性的“国民阵线”改成更具有团结内涵的“国民联

盟”ꎮ 针对被认为“民主制度威胁”的舆论ꎬ勒庞在减少对现存体制批判的同时ꎬ反而

声称法国共和体制的真正威胁来自本国民族和文化特性的丧失ꎬ主流政治家们始终未

能对此做出反应ꎮ 这种观点在右翼选民们中得到很大程度的认同ꎮ “当所谓的民粹

主义者是唯一捍卫西方价值观的领导人时ꎬ选民会转向他们􀆺􀆺当她说选举是为了拯

救文明时ꎬ数百万选民似乎同意她的观点ꎮ”②

其次ꎬ勒庞试图把自己打造成准备执政的总统候选人ꎬ制定务实的、全面的治国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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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ꎮ 她不再仅仅依靠反移民、反穆斯林和孤立主义来赢得支持ꎬ而且淡化了反对欧盟

和北约的立场ꎬ以一个可能的法国“当家人”的身份从全局考虑政策ꎬ更加关注普通法

国人的生活现实问题ꎮ 在 ２０２２ 年的选举中ꎬ民调表明ꎬ法国人最担忧的三大问题是:

生活成本(占 ５４％)、乌克兰冲突(占 ３３％)和环境(占 ２６％)ꎮ① 尽管乌克兰危机爆发

后ꎬ勒庞与普京的密切关系使其声望受到影响ꎬ但她迅速做出了调整ꎬ并充分利用乌克

兰危机导致的生活成本上升问题ꎬ打造自己关心民生的形象ꎮ 勒庞的社会经济主张与

马克龙背道而驰ꎮ 马克龙致力于进行“变革”ꎬ寻求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ꎬ发挥个人

的积极能动性ꎬ因此他开出的药方是削减公共开支、增加社会保障费用、提高退休年

龄ꎮ 但是勒庞却承诺削减社会保障缴费ꎬ同时增加家庭的福利补贴ꎬ反对提高退休年

龄或削减公共部门人员ꎮ 虽然这将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的扩大ꎬ但她认为只要削减原先

给予外国人的福利支出ꎬ节省下来的钱就能填补这个财政窟窿ꎮ② 可以说ꎬ勒庞又把

社会经济问题归结到移民问题上ꎮ

再次ꎬ勒庞试图摆脱“极右”标签ꎬ在具体的社会经济政策上采取“不左不右”的立

场ꎮ 当前法国对传统主流政党日益疏离和不满的群体ꎬ是大量在全球化、一体化和外

来移民冲击下利益受损和心态迷茫的下层选民和乡镇选民ꎬ其中大部分并不赞成右派

的社会经济政策ꎮ 为了争取这部分选民ꎬ勒庞的社会经济政策全面“向左转”ꎬ甚至与

梅朗雄的政策主张有颇多相似之处ꎮ 约翰􀅰朱迪斯(Ｊｏｈｎ Ｊｕｄｉｓ)指出ꎬ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改变了反税收、反政府干预的观点ꎬ采纳了部分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ꎬ开始反对新

自由主义ꎬ支持福利国家ꎮ 由此看来ꎬ“勒庞的国民阵线成为了福利国家的捍卫者”ꎮ③

当然ꎬ这在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内部也引起了争议ꎮ 泽穆尔指责勒庞在竞选活动中屈服

于政治正确ꎬ并谴责她的经济计划ꎬ其中包括承诺将汽油和其他能源的增值税从 ２０％

降至 ５.５％ꎬ说她是“社会主义者”ꎮ④ 勒庞的侄女与她分道扬镳ꎬ明确表示放弃勒庞的

“工人阶级民粹主义”ꎬ转而支持泽穆尔的民族主义纲领ꎮ⑤

勒庞的去极端化民粹主义路线执行得十分坚决ꎬ也被证明是有效的ꎮ 无论是在总

统选举还是在议会选举中ꎬ她都排除了与自己的民粹主义竞争对手泽穆尔结盟的可能

性ꎬ认为后者可能会阻碍对主流选民的吸引ꎮ⑥ 勒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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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顾虑:对民主的威胁及对法国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根本改变ꎮ “对于这个国家的

相当一部分人来说ꎬ包括许多 ３０ 岁以下的人ꎬ勒庞已经将自己重新塑造成爱国民族主

义的象征ꎬ不再是一个怪物􀆺􀆺民意调查显示ꎬ４９％的选民会担心她的胜利ꎬ而马克龙

的连任会让 ４２％的人担心ꎮ”①可以说ꎬ法国人对她与主流候选人之间认知差距不大ꎬ

这使勒庞成为有能力与主流政治势力对决的候选人ꎮ

总之ꎬ法国民主体制面临的挑战和民粹主义的崛起ꎬ既有与欧美其他国家的共同

之处ꎬ又形成了更明显、更典型的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对决的特征ꎮ

六　 技术官僚主义能否继续抵御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２０２２ 年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ꎬ民粹主义领导人已经具备问鼎总

统宝座的实力ꎬ民粹主义政党也已成为议会中重要的政治力量ꎬ具有实质性影响公共

政策的能力ꎮ 民粹主义的主流化意味着其对现行共和体制构成的威胁大为降低ꎬ也意

味着它可能促使人们更多地视之为一个正常的、具有执政潜力的政党ꎮ 但是ꎬ在法国ꎬ

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毕竟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政党而存在的ꎬ不仅不会像特朗普那样ꎬ受

右翼政党党内的制约ꎬ而且ꎬ法国总统被认为在很多方面比美国总统更少受到其他权

力机构的制约ꎬ所以一旦民粹主义者上台ꎬ其带来的影响将是巨大的ꎮ 在中左和中右

政治力量双双衰落的情况下ꎬ技术官僚主义主导的新中间派能否在左右翼民粹主义的

夹击下ꎬ继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ꎬ以及中左和中右政治力量是否还能有所复兴ꎬ都是

令人关注的问题ꎮ 对未来法国政治格局的研判存在很大的困难ꎬ因为现在包括法国在

内的欧美各国政治中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大为增加ꎬ而且法国政治中的个人化因素较

为显著ꎬ未来大选中各种势力能否推出具有个人魅力和能力较强的候选人ꎬ对于最终

的竞选结果具有很大的影响ꎮ 尽管如此ꎬ我们依然能够根据上述分析对未来前景做一

些基本的判断ꎬ以便后续对法国政治的跟踪考察ꎮ

(一)强大的民粹主义势力成为法国政治的“新常态”

２０２２ 年总统选举中ꎬ技术官僚主义候选人艰难居首ꎬ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

义候选人紧随其后ꎬ三者得票率相加达到 ７３％ꎬ接近四分之三ꎬ其他包括传统主流左

右政党候选人都远远地被甩在后面ꎮ 在议会选举中ꎬ与 ２０１７ 年相比ꎬ民粹主义政党得

票率大幅上升ꎬ如果以单一政党的议席数量而论ꎬ同样呈现出马克龙的复兴党领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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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民粹主义国民联盟和左翼民粹主义“不屈的法兰西”党紧随其后的局面ꎮ 可以说ꎬ

如今民粹主义越来越受欢迎ꎬ尤其是在主流政党没有对民粹主义核心议题做出回应的

情况下ꎬ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进一步被边缘化ꎮ

马克龙代表的新中间派未能整合所有的传统中派、中左和中右力量ꎬ而只是整合

了其中的温和派力量ꎮ «经济学人»的评论指出:“马克龙表现出了对制度的狭隘忽

视ꎮ 尽管旧政治中有太多趋炎附势的议员ꎬ但在总统政治中ꎬ中左翼和中右翼政党已

经成为配角􀆺􀆺他挖走了他们最好的人才ꎬ使他们的工作更加艰难ꎬ留下的则是马克

龙与左右两派极端分子之间的竞争ꎮ”①在新中间派、左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极右势力的

共同挤压下ꎬ不仅传统中间派已经“沉没”ꎬ而且传统左翼和右翼都很难重整旗鼓ꎬ即

便是戴高乐主义嫡传的右翼共和国人党都是如此ꎮ 这一方面导致了传统中左和中右

力量的衰落ꎬ“自 １９５８ 年以来执掌几乎所有政府的左翼和右翼两大主流政党都已蒸

发”ꎻ②另一方面使得技术官僚主义主导的新中间派势单力薄ꎬ为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发

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ꎮ ２０２２ 年的选举揭示ꎬ法国政治“现在分为三个极端:极右

翼、极左翼和极端中间派ꎬ目前‘马克龙主义’占主导地位ꎬ但如果不做出改变ꎬ这种地

位将不可避免地失去ꎬ取代它的极有可能是极右翼”ꎮ③

(二)左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竞争及其内部分化组合将继续

当前法国不仅存在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主义之争ꎬ而且存在左右翼民粹主义之

争、民粹主义内部的极端派与温和派之争ꎮ 勒庞试图横跨左右翼选民群体ꎬ推出“满

足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选民需求的经济计划ꎬ并强调法国的自主和民族独立”ꎮ④ 为

了一定程度上对抗右翼民粹主义ꎬ左翼民粹主义也进一步采取激进的策略ꎬ而且取得

显著效果ꎮ 梅朗雄及其“不屈的法兰西”党利用在总统选举中的强势地位ꎬ试图整编

整个左翼阵营ꎮ

在右翼民粹主义内部ꎬ也出现了新的分化ꎬ即主流化趋势和极端化趋势的分野ꎮ

泽穆尔的竞选主题集中于移民问题和穆斯林问题ꎬ被媒体称为“反伊斯兰专家”ꎬ他认

为只有自己才拥有最合理的“捍卫法国利益的观点”ꎬ这威胁到勒庞对右翼民粹主义

选票的掌控ꎮ 泽穆尔虽然无法超越勒庞ꎬ但却分化了日益扩大的右翼民粹主义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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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ꎬ导致勒庞得票率降低ꎬ使其可能无法进入第二轮选举ꎮ 但是右翼民粹主义内部又

具有基本的一致性ꎮ 这表现在其支持者会选择“策略性投票”ꎬ产生“弃保效应”ꎬ确保

右翼民粹阵营的主要候选人或主要政党取得胜利ꎮ 例如采访法国大选的记者发现:有

一些观点与泽穆尔一致的选民表示自己不会投票给泽穆尔ꎬ因为他们认为泽穆尔没有

机会当选ꎬ投给他只会浪费选票ꎮ①

(三)技术官僚主义所依靠的“共和阵线”前景堪忧

在 ２０２２ 年的总统选举中ꎬ马克龙虽然取得了胜利ꎬ但勒庞的得票率不但没有下

降ꎬ反而继续大幅增长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马克龙的胜利隐含着巨大的失败ꎮ 由于议会

多数的丧失ꎬ其第二个任期内只是在国防和外交领域仍然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ꎬ但在

内政方面很可能寻求政治妥协和讨价还价ꎬ很难实施对法国而言具有根本性的长远改

革ꎮ 所以ꎬ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很难为自己以及其代表的技术官僚主义力量带来巨大

的政绩和威望ꎮ

马克龙试图把法国政治引向中间化的努力ꎬ是建立在左右翼民粹主义保持极端化

的前提之下ꎮ 但从目前来看ꎬ尽管在右翼民粹主义内部产生了分化ꎬ出现了新的极端

力量ꎬ但左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力量处于一种激进而不极端的状态ꎮ 法国 ２０２２ 年总

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ꎬ勒庞右翼民粹主义的“去妖魔化”取得了成功ꎬ曾经罩

在国民联盟头上的“玻璃天花板”已经被冲破ꎮ 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ꎬ欧洲

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发生了巨大变化ꎬ法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区

域分化特征ꎬ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东北部‘铁锈带’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成为国民阵线的

主要票仓”ꎮ② 反极端势力的“共和阵线”仍然在发挥作用ꎬ但是作用日渐减弱ꎬ其中既

有“共和阵线”自身萎缩的原因ꎬ也有极端势力“去极端化”的因素ꎮ ２００２ 年ꎬ当老勒

庞闯进总统选举第二轮、希拉克呼吁共同抵制极右派候选人时ꎬ法国人一呼百应地前

去投票ꎬ除了老勒庞的坚定支持者ꎬ其他所有候选人的选票都向希拉克集中ꎬ使他在第

二轮中以 ８２％超高得票率当选ꎬ而老勒庞的得票率与第一轮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增长ꎮ

但是ꎬ２０２２ 年ꎬ当马克龙声称“选举关乎秩序(他)或混乱(极端)ꎬ选民们却无动于

衷”ꎬ③可见ꎬ“勒庞的成功标志着她的政治风格惊人地正常化ꎮ 过去的规则是ꎬ不同阶

层的选民抛开他们分歧的立场ꎬ支持任何能让勒庞的政党出局的候选人ꎬ现在这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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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已经支离破碎”ꎮ① 如果这种趋势没有逆转ꎬ“共和阵线”可能会成为历史ꎮ 有的研

究者给出了较为悲观的判断:“如果马克龙获得第二个任期的授权ꎬ他的胜利将具有

灰烬的味道———共和阵线的灰烬ꎮ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它作为一股连贯而强

大的力量发挥作用􀆺􀆺法国将有五年的时间来重塑自己———或者这可能只是五年的

时间来为大坝最终破裂做准备ꎮ”②

当然ꎬ对于 ２０２２ 年法国大选展现的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对决的险峻局面ꎬ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特殊性事件的冲击”来解释ꎮ “战争和疫情使政治两极分化ꎬ这不

仅发生在法国ꎮ”③由于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制裁导致能源价格持续升高和通货膨胀

加剧ꎬ民众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更加恶化ꎬ这给予左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发挥的空间ꎮ

但是ꎬ本文分析成因时已经指出ꎬ特殊性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直接因素ꎮ 当前法国左

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ꎬ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全球性背景ꎮ 所以ꎬ马克龙“必须利用

第二个任期来解决这种分裂和不满的根源ꎮ 俄罗斯轮盘赌不是一种可以反复玩的游

戏”ꎮ④ 也就是说ꎬ法国的主流政治不能再寄托于已经不再牢靠的“共和阵线”ꎬ必须凝

聚新的共识ꎬ才能改变社会撕裂的趋势ꎮ

由于技术官僚主义在过去的五年内被证明不仅没有阻止ꎬ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法

国社会的撕裂ꎬ导致民粹主义更大规模的崛起ꎬ所以面临广泛的批评ꎬ亟须反思和重

构ꎮ 技术官僚主义统治不仅表现出对于民生问题的忽视ꎬ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多元化利

益表达机制的排斥ꎮ 这就导致ꎬ它自以为代表了国家改革的真正的、长远的方向ꎬ但却

无法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ꎬ反而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转向民粹主义政党ꎬ寻求它们作

为自己的利益代表ꎮ 法国的一位地方议会议员指出:“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只有技术

官僚”ꎬ政治学家帕斯卡尔􀅰佩里诺(Ｐａｓｃａｌ Ｐｅｒｒｉｎｅａｕ)则认为“我们应该恢复一个多

元化的政府”ꎮ⑤ 可见ꎬ只有正视政治代表性问题ꎬ切实把参与式民主纳入其中ꎬ技术

官僚主义才有可能化解民粹主义的攻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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